广播新闻访谈
“科特派”18年

听众朋友：
昨天（12月15号），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可能是非常普通的一天，但是对于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的王宏研究员来说，却有着特殊的意义，因为到昨天，他在义县担任科技特派员已经整整18年了。18年来，王宏走遍了义县的每一个村子和大大小小的果园，为果农提供技术，直接带动全县4000多贫困户脱贫。如今，义县的果树种植已经走到全省前列，今年全县果树产业产值达到4亿元。18年里，王宏作为一名科技特派员，面临着怎样的压力？他又克服了哪些困难，帮果农脱贫致富的呢？来听新闻访谈《“科特派”18年》。
（出现场）
听众朋友，我是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欢，我现在是在义县张家堡镇报恩寺村巩凤龙巩大哥家里。今天，王宏老师又来义县给果农们剪枝了，刚刚他已经帮十多户果农剪完了，这会儿正在巩大哥家歇口气儿，利用这工夫哇，我准备对他进行采访。另外，今天王宏老师的爱人于辉也来了，需要特殊说明的是，于老师也是一名科技特派员，今天巩大哥还把他今年收的水果摆在炕桌上，现在是果香扑鼻！时间紧，等一会再品尝吧。
王欢：王老师你好，于辉老师您好！
王宏、于辉：你好！
王欢：王宏老师，刚才我说到18年，我们一生工作的时间有几十年。但是您用18年的时间在义县，这个日子对于您来说也是刻骨铭心的，您的感受也特别深刻吧？
王宏：是的！工作三十几年，三分之一的时间放在义县，人生总共活了六十多年，六十年也应该说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义县。如果今天回想起来，我们走过了风风雨雨，但是我们看到义县的果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，在今天我们看到丰盛的果实，看到各个品种，我们心里头感到一种欣慰。在去年的锦州市的苹果争霸赛上，我们的寒富苹果拿到了一等奖，由我们的闫书记亲自领奖。哎，你那奖金哪去了？没给我！(笑）
王欢：王老师，您还记得18年前您到这儿报到的第一天吗？当时的义县是什么样呢？
王宏：因为义县是我们全省的贫困县之一，当时是由省长帮扶。我们辽宁省农科院院党组为了响应扶贫的这种要求，跟义县开展了科技共建，把我们派来一个团队，我带了六名科技人员扎根到义县。当时第一天来到义县的时候，我可以说走了一天。义县在哪？不知道。查汽车，汽车怎么到义县？没有。从大连方向到义线，没有；从沈阳方向到义线的大客，没有。汽车不行，那就走那啥，走火车，火车也查不着。查了一天，跟县里沟通，当时是政府办，沟通完事之后了，只有一趟车到锦州。当时的办公室主任搁锦州（晚上）七点多给我拉回来，到义县将近九点了。
所以说，通过这种经历，知道世界上有个地方叫义县，是我们辽沈战役第一枪（打响的地方）。但是这个地方，你来义县之后发现非常的贫穷，这种贫穷反映在我的专业方面，就是我们的果农。
王欢：王宏老师，我手里有这样一组数字，2006年时候呢，义县的果树包括苹果和梨只有六七个种类，您说当时从果农的角度来讲，主要是哪些方面的困扰呢？ 
    王宏：我们的理念跟他们的理念当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。当时我07年来的时候，跟我们辽南差60年，我们60年前在辽南推广的技术，在他这嘎达还根深蒂固。我们的理念是小枝短枝结果，树上不兴有“棒子”。他们的这个树长得是越粗越壮，认为这家的树越好，这是理念的一种冲突和技术。我们当时剪完树，那说白了就像上谁家拆房子似的。老巩，我们都叫老巩，其实是我们的老大哥，他是这个村新技术开发和引进第一人。
王欢：当时可不像今天这个样子吧？今天，咱们就在他们家唠嗑，咱们就以巩大哥家说起。 
王宏：我们上这来培训的时候，他从来不领我们到他家的果园修剪。
于辉：知道为啥吗？
王宏：让他自个儿说。
王欢：巩大哥呀，这到底咋回事呀？
巩凤龙：当时是那个情况，剪枝那玩意儿，说符合不符合咱的意思，那咱就是担心，始终是担心没有效果啊？剪完一年以后，得通过一年，这个效果啥样？修剪，剪几棵到地头，老百姓说我这先不剪了，有工夫再剪吧。会说话的老百姓是这样说，不会说话的老百姓说这你拿我树那啥了吗？搞实验的吗？你这是什么玩意儿呢？
王宏：老百姓说我们修剪叫放树。
巩凤龙：你说你这整啥玩意儿，你这就都拉下了吗？他不认可。
王宏：在辽南我要到每家果园去剪树，说白了他是相当于一种荣耀。因为辽南，一个是他了解我，这是第一。第二点我们有较高的一种技术。
王欢：看来这反差真有点大！
王宏：我说老巩谁也别干，就选你家，就拿你家树收拾。
王欢：他舍不得，他怕你给剪坏了？
王宏：怕给剪坏了。我说：树死了，那我给你树，果剪没了我给你钱。通过这个一来二去，通过几年的时间，我们把这项技术慢慢的就干那个（推开了）。
王欢：光老巩家一家干也不行呀，其他人家怎么办？
王宏：这个村我领他们参观学习将近30次。我说你把这人（不信技术）给我领来，领到大石桥，我在那嘎达足足骂了半个小时。我说来你看我背上枝去掉了，我这果大不大，我这各个果都一斤半。他（老巩）在那说，行了，别骂了，都低头了。对对对，这都是真实的。
于辉：老巩非常聪明，这不有果吗，后来回来之后还要看那个没有叶的树，他个人把那个树起名叫啥树来的？叫光腚树。 
王欢：王老师，我看您总随身带着一把剪刀，您就是用这把剪子给果农们剪树吧？
王宏：因为你经常下地，你经常遇到干点啥，走到每个地块儿，每个地块就说问老百姓有没有剪子，所以说我们在义县，包括在车里头，原先没有车，有个背包的时候，我们都是经常带着的。
王欢：天天就随身带着？
王宏：对，365天。
王欢：王老师听说您剪树的量特别大，即使冬天三九天都没有间断过。
巩凤龙：对，他是冬天来的，正好赶上第一他干活，赶上他命穷下大雪，波棱盖深大雪。他带这些专家们，上大地雪壳子里钻去，都整经湿，后来我一人给买一双靴子，棉靴就是棉的，花这个30块钱，28块钱吧。我一看这可怜呐，这家伙。我说这领导，这县长都下地大雪壳子里剪树，我说全国可能就你一个，我寻思这家伙也是傻家伙，哈哈。完以后就这么地（认可）。
王欢：看来还是巩大哥记得清呀！余老师，当时您在家里，一定知道王老师非常忙吧，他顾不上家，您有意见没？
于辉：我也是搞这个专业的。刚开始不理解，孩子当年正好是高二，2007年，高二正好是面临着上不上下不下，挺闹心。后来在这期间，儿子踢球眼睛还出点事儿，眼皮这块就踢个口子，我就挺不愿意。他就是说的，反正也是我这一句话吧，星期五是下半夜坐车，然后星期六早上三点多钟到家，然后星期天晚上十点多钟走。那阵儿不像现在，现在有高铁了，实在不行开车也行，那阵儿也没有这个条件，所以其中的辛酸只有自己知道。好在孩子还行，后来之后考上大学了，这些事儿我就扔在一边了。
王欢：王老师，您看，剪树这么辛苦，那老百姓怎么判断这树剪得是好是赖呢？
王宏：老百姓最后，你剪的好坏以他卖多少钱为准。今年我家收30万、20万，10万8万，以这个为准。你说谁谁谁家的，就在前面，就要出这枝儿，他用了各种方法，他就不出这枝儿，但是我就把他的大“棒子”一割掉，他就出枝了，他就整不明白。完最后整明白。
王欢：老百姓是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他是实实在在的看到了果品给他带来的收益。
王宏：你等我再给你讲个例子。那个小女孩跟他一起就去拉这个苗了，看我们那边树好，他说我家树就认可了让你搞实验了。拉的过程中，她老公公就不乐意，听明白没有？这片树原先是她老公公的，后来给儿媳妇了，儿媳妇儿就是把我们请去哐哐的把老公公原先剪那些东西都剪掉了。这老公公去了之后，因为我们剪树，不能带饭锅去，中午在人家吃点饭，下午还得干活，她老公公从早上九点多钟上山，下午三点多钟还没回来，就躲开我吃顿饭，气的饭都不跟我们吃。
后来有个非常戏剧的一个叫什么，通过两年到三年，这个树剪明白了，有个细节，她老公公陪我吃饭了。在桌上，我说于辉来你录上，我说你那天你为什么不陪我吃饭，是不是就是我剪你怎么回事？问完了，我说现在为什么陪我吃饭？我们专门是有有个视频。
于辉：那天他记得是那段，我记得是这一段。那次正好我们回来的时候，然后采果的时候在果园里看到他了，前面全是苹果。当时完事我就走到他跟前，我说大哥你回来了？回来了，这回服了！他就是服了，连说好几句服了。他家果挂的多了，他说他们家的果是捂着卖，别人家果吆喝着卖，捂着卖，明白吧？不给人看，那果儿人家就知道他这果好。老巩，你知道他家果是不是不用看？
巩凤龙：不用看，谁都知道。
王欢：人常说，头三脚难踢，这第一脚是剪树，好不容易踢开了，那这第二脚呢？
王宏：那个苹果套袋，就是说上世纪90年代在我们辽南就已经推广了。当时套袋，我们富士苹果，套完袋都六七块钱一斤。
王欢：那这项非常成熟的技术，推广起来也特别难吗?
王宏：道路非常艰辛。因为当时没有项目，没有钱。我通过关系，从沈阳我同学那要了3万袋，这个纸袋，我要了3万。跟老巩关系好吗，就在他他苇塘这片山上，是不是老巩？就在那旮沓就做现场培训。我早早来了，他说你早点，老百姓下地早，我清早没吃饭，六点多钟就跑来了。跑来了之后，给老百姓讲到9点钟，两嘴丫子冒沫子，我让他怎么稀果、怎么套袋，套袋方法、时间、早晚、怎么摘袋讲完了，到秋天他给我套90个袋，我这一捆是100个，这100个一捆没给我套完，套了90个，这怎么整？
没办法，我说老巩，秋天那阵儿也没有经费，就从各乡镇借小面包（车），呼呼的，找党委书记借小面包（车），整个十辆八辆，上辽南参观，就选我们基地最好那家参观。完了就从第二年开始，就慢慢的就开始套袋，把头一年的那个袋套上了。这个心就我跟老巩俩就提起来了。套完袋了，秋天这果卖不出去咋整？因为辽南行，你到辽西就不（一定）行了。这个东西所以说我跟老巩俩，我说老巩：这么地，我十一前我咱俩定的，十一之后咱俩一人拿2万块钱，咱俩就收这果。
于辉：你没多拿点，让老巩拿2万？ 
王宏：不是，那那2万块钱，20年前2万块钱，你让他家扒房子呀？
于辉：我都不知道。
王欢：你主动拿钱，你俩筹钱要把果子收购回来？
王宏：对呀！
我十一回来了，我说这怎么没有动静呢？我说老巩，咱俩那果怎么回事？还收什么果，两块钱一斤，早就没有了。这是真的，这心里才落下，这项技术才推广出去。想当年，我们套袋一斤苹果多挣一块钱。
王欢：一斤苹果多挣一块钱。利润翻番了。
巩凤龙：当时是那个情况，原来不套袋，比如说他这个不套袋的苹果，只有30%是能卖出去的苹果，剩下都得扔河套，那时候没有收果汁的，都给倒河套。咱套完袋儿的苹果最低95%（商品率），这里外里又增加了。
王欢：那可不是差一块钱。
巩凤龙：对，那不是差一块钱的事儿。
王欢：当时你就乐了？
巩凤龙：那当然是了。
王欢：王宏老师，也就是说刚开始说对这个修剪如果说还存在异议的话，但是这个苹果套袋技术是让老百姓最心服口服的一个点，对吗？
王宏：（因为）这项技术，这个小村得多挣个5000万。5000万，1000的人口，那小（闫）书记在那里呢，会算账，你告诉我这得就是挣多少钱？18年时间，就这个村叫一家一户就十万八万的收入。 
王欢：王宏老师，还有一项工作，不用您介绍，我也知道，就是这么多年您给义县引进了很多新的品种。这一桌水果都是吧?
这个叫月华。还有个岳阳红，口感怎么样呢？
王宏：你可以尝，非常的漂亮是吧？非常漂亮。切一下。
于辉：还有个岳阳红。那个岳阳红也行，这个苹果你吃着了吗？
王欢：这个我刚才尝着了，好吃。寒富苹果是我常吃的，咱义县多吗，它比寒富要脆一点。
于辉：有点香味，它不是最好的。
王欢：对，很好的，还有一种香。
王宏：对，最好的要求比这还能漂亮。
王欢：然后我小的时候，我是80后，81年出生。我小的时候常吃那个小国光那个苹果，我觉得它还有点国光苹果的那个酸度感觉，还有一点。
王欢：那个叫什么？
王宏、于辉：是红安塔，美国品种。
王宏：这个是南红梨。这都是新品种引进的，你包括这个特别脆，还有一种香，包括这个黄冠梨。
王宏、于辉：黄冠梨这是老巩引进来的。一个寒富苹果，一个黄冠梨，都成了义县的一种品牌。
于辉：现在还有个岳阳红，老巩岳阳红今年怎么样？
巩凤龙：岳阳红卖精光了，没有了。
王宏：岳阳红无袋栽培，三块钱一斤。就是我跟你讲，就平时这果儿你都吃不着。
王欢：是，我这今天要是不采访您，我根本吃不着这么多好果。
王宏：前几天，11月底12月初我们上绥中给做的培训，绥中是果业大县，但是我看他那树得落后我们义县20年。那就证明什么呢？我们原先照辽南差了60年，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达到辽宁省前列水平，用了18年时间。
于辉：撵上了。
王欢：如果现在让您总结一下，这18年来义县做特派员最让您欣喜的事情，你认为是什么呢？
王宏：欣喜事情就是说，我们现在践行着习总书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。那么写在大地上的这个过程中，论文有了，地也有了，写上了，关键能开花结果，使我们义县的果业得到蓬勃的一种发展，同时使我们的果农能真正的受益。现在果树面积达到9万亩，产值4个亿。有两个，一个是寒富苹果，一个是早金酥梨，成为全国的示范县。同时我们有两个国家级果树标准示范园，得到国家的奖励，同时还有3个省级果树标准示范园。
王欢：义县的果树产业，王老师您是功不可没的。去年6月份就退休了，但是退休之后您依然退而不休，牵挂着义县。并且这一年多的时间，每个月都回义县几次，1到2次。对，回来了也是帮助果农们指导是吧？
王宏：一个是，说白了这种情怀是始终可能放不下，因为18年时间把人生最好的精力放在这里了，最出成果的时候，我们把论文写在大地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有割舍不了这些乡情。这种乡情怎么说呢？跟这些果农我们建立了深厚的一种友谊。这种友谊就要时刻挂念，我们在家的时候通过果树微信群，也就时刻了解我们各位果农在做什么，关心他们的收入，市场变化，那个发水，下雨啦，这个果儿怎么样了？我们在微信群里头及时发出预警，提醒果农及时采取措施品使我们的果业生产免受损失。
于辉：我们刚才来的时候在这个道上，还在跟那个果农进行沟通。其实这里头我可能多说一句，还有一位果农在地藏寺，是一个孤寡老人，他栽了一片树，每个礼拜他都要给王宏挂电话，挂电话，就是没间断过。直到王宏退休了，也告诉我们他在做啥。前两天告诉我快修剪了，他就是说的话不太完整，但是王宏绝对能听明白，他也是知道王宏在惦念着他。所以我们还会来的，就是说不是串门，我们回来就像回家一样。义县我们俩是割舍不掉的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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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众朋友，再见！


